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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行
健
康
生
活
的
人
，
不
鮮
不
食
，
對
罐
頭
食
品

看
不
上
眼
，
殊
不
知
罐
頭
食
品
對
人
類
的
存
活
，
有

極
大
戰
略
意
義
。

今
期
︽
時
代
周
刊
︾
專
題
是
﹁
十
個
改
變
你
生
命

的
點
子
﹂，
其
中
之
一
是
﹁
永
不
過
期
的
食
物
﹂，
提

出
很
多
新
奇
的
保
存
食
物
科
技
，
不
但
防
止
細
菌
和
微
生

物
生
長
，
更
可
保
持
食
物
潤
濕
美
味
，
達
數
年
之
久
。
據

專
家
稱
，
以
午
餐
肉
計
，
現
已
動
輒
可
保
存
兩
年
，
但
生

產
午
餐
肉
的
公
司
說
，
一
罐
包
裝
得
絕
密
的
午
餐
肉
，
其

實
放
十
二
年
至
十
五
年
一
樣
吃
得
，
問
題
是
消
費
者
心
理

上
會
不
會
買
保
鮮
期
這
樣
長
的
罐
頭
而
已
。

目
前
一
般
保
存
食
物
的
方
法
是
高
溫
加
熱
，
再
以
包
裝

物
料
防
止
氧
氣
接
觸
食
物
，
阻
止
化
學
變
化
。
問
題
是
加

熱
會
令
食
品
的
口
感
改
變
，
變
得
難
吃
。
專
家
現
在
的
研

究
重
點
之
一
，
是
捨
棄
加
熱
而
用
加
高
壓
的
方
法
殺
菌
，

讓
食
物
保
持
潤
濕
、
新
鮮
、
爽
脆
的
感
覺
，
目
標
保
鮮
期

是
十
年
！

最
有
趣
的
例
子
是
三
文
治
。
要
知
道
食
物
保
鮮
這
門
科

學
，
在
美
國
，
最
重
要
的
對
象
不
是
消
費
者
，
而
是
國
防

部
。
如
果
軍
人
在
前
線
可
以
享
用
到
一
份
美
味
的
吞
拿
魚

澆
蛋
黃
醬
三
文
治
，
即
使
包
裝
日
期
是
十
年
前
，
只
要
是

無
菌
、
清
潔
、
感
覺
新
鮮
味
美
，
對
士
氣
和
資
源
運
用
必
大
有
幫
助
。

專
家
指
出
，
保
存
好
味
三
文
治
的
技
術
要
求
最
高
，
因
為
三
文
治
有
齊

一
切
困
難
，
包
括
要
控
制
濕
度
、
氣
壓
和
微
生
物
。
試
想
我
們
在
家
做

一
份
蛋
治
，
放
個
多
小
時
，
餡
料
已
把
麵
包
弄
潮
，
而
麵
包
表
面
也
開

始
乾
硬
，
不
再
好
吃
。
要
把
蛋
治
保
鮮
十
年
，
還
要
像
剛
做
好
時
﹁
軟

熟
﹂
好
吃
，
試
想
要
多
先
進
的
科
研
技
術
。

食
物
儲
存
保
鮮
絕
非
小
道
，
其
實
茲
事
體
大
。
︽
時
代
周
刊
︾
引
述

賓
夕
法
尼
亞
州
立
大
學
食
物
科
學
系
主
任John

Floros

說
，
人
類
任
由

很
多
食
物
爛
壞
掉
，
而
在
食
物
運
輸
機
制
和
冷
藏
設
施
落
後
的
發
展
中

國
家
，
食
物
爛
壞
損
耗
率
高
達
三
成
至
七
成
，
十
分
驚
人
。
地
球
人
口

今
年
預
計
會
達
七
十
億
，
加
上
氣
候
變
化
，
天
災
人
禍
頻
仍
，
如
何
確

保
人
類
有
足
夠
食
物
，
食
物
科
技
絕
對
有
戰
略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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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吳
小
彬

永不過期的食物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有
一
部
小
小
的
舊
書
，
不
僅
研
究
者
常
翻
用
，

就
是
平
常
讀
者
，
也
會
看
得
津
津
有
味
。
那
就
是

︽
五
個
訪
問
︾。
出
版
者
為
早
已
執
笠
的
文
藝
書

屋
，
初
版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五
月
。
時
日
雖
遠
，
於

今
讀
來
，
仍
沒
過
時
。

五
個
被
訪
者
，
第
一
篇
為
高
雄
，
次
為
金
庸
。
這
兩

位
作
家
，
在
五
六
十
年
代
已
名
震
一
時
，
於
今
金
庸
的

作
品
，
更
已
﹁
經
典
化
﹂，
讀
者
仍
不
絕
；
至
於
高

雄
，
他
所
寫
的
三
及
第
小
說
、
怪
論
，
名
震
一
時
，
是

典
型
的
寫
稿
佬
，
擁
有
無
數
讀
者
。
至
於
另
外
三
名
被

訪
者
，
包
括
董
麟
、
曾
景
文
、
傅
聰
，
都
是
赫
赫
有
名

之
輩
。

對
研
究
香
港
文
學
者
而
言
，
高
雄
與
金
庸
兩
篇
，
當

然
至
為
重
要
。
訪
問
高
雄
的
是
知
名
學
者
劉
紹
銘
，
訪

金
庸
的
是
林
以
亮
。

第
一
個
﹁
捧
﹂
高
雄
的
，
還
數
今
聖
歎
︵
程
靖

宇
︶，
他
極
力
推
許
高
雄
以
經
紀
拉
筆
名
寫
的
︽
經
紀

日
記
︾，
但
以
學
院
之
筆
、
堂
堂
教
授
來
寫
、
來
訪
高
雄
的
，
劉

紹
銘
是
第
一
人
。

今
聖
歎
這
麼
推
崇
高
雄
：

﹁
香
港
有
一
本
書
，
在
新
生
晚
報
連
載
了
四
五
年
，
可
以
說
是

最
通
行
的
了
，
那
便
是
人
人
知
道
的
︽
經
紀
日
記
︾
；
香
港
有
一

個
作
家
的
筆
名
，
他
幾
乎
已
成
﹃
香
港
名
流
﹄
了
，
這
人
便
是
經

紀
日
記
的
經
紀
拉
。
這
篇
連
載
數
年
不
衰
的
日
記
體
長
篇
小
說
，

不
但
為
一
般
讀
者
所
欣
賞
，
文
人
學
士
，
商
行
夥
計
，
三
百
六
十

行
，
幾
乎
包
括
香
港
的
各
色
人
等
，
都
人
手
一
篇
，
其
影
響
力
與

魔
力
之
大
，
真
是
未
之
有
也
。
﹂

劉
紹
銘
在
訪
問
稿
之
前
，
寫
了
篇
︽
經
紀
拉
的
世
界
︾，
他
認

為
：
﹁
高
雄
的
作
品
，
如
有
留
存
後
世
價
值
的
，
不
是
三
蘇
的
怪

論
，
不
是
史
得
的
﹃
社
會
言
情
﹄，
而
是
他
以
廣
東
方
言
寫
成
的

譏
世
諷
俗
小
說
如
﹃
經
紀
日
記
﹄
和
﹃
石
狗
公
日
記
﹄
等
。
廣
義

點
說
，
像
﹃
經
紀
日
記
﹄
這
一
類
的
作
品
，
是
高
雄
以
香
港
的
方

言
和
背
景
寫
成
的
﹃
新
老
殘
遊
記
﹄，
或
﹃
新
二
十
年
目
睹
怪
現

象
﹄。
﹂

一
錘
定
音
，
劉
紹
銘
比
今
聖
歎
更
為
﹁
推
崇
﹂
高
雄
，
﹁
推
崇
﹂

到
可
以
有
﹁
留
世
價
值
﹂。
這
在
當
年
來
說
，
劉
紹
銘
可
謂
獨
具

隻
眼
；
而
事
實
證
明
，
高
雄
這
類
素
不
入
﹁
正
統
﹂
批
評
家
眼
內

的
作
家
，
已
漸
為
人
注
意
，
編
選
文
集
的
編
者
，
也
選
上
了
︽
經

紀
日
記
︾。

林
以
亮
訪
金
庸
，
在
那
年
代
，
金
庸
仍
未
﹁
經
典
化
﹂，
仍
沒

有
所
謂
﹁
金
學
﹂，
他
便
說
：

﹁
與
金
庸
先
後
寫
作
武
俠
小
說
的
作
家
不
可
勝
數
，
其
中
有
些

作
家
在
特
殊
的
氣
氛
、
譎
異
的
情
節
、
新
奇
的
武
術
招
數
的
創
造

上
，
可
能
超
過
了
金
庸
。
可
是
以
總
成
績
、
影
響
和
號
召
力
，
以

平
均
的
成
就
而
論
，
我
們
不
得
不
承
認
：
金
庸
值
得
我
們
特
別
注

意
。
﹂

林
以
亮
的
﹁
特
別
注
意
﹂，
沒
有
﹁
注
意
﹂
錯
，
事
後
證
明
，

金
庸
不
但
風
魔
了
香
港
、
海
外
的
華
人
社
會
，
連
台
灣
、
大
陸
也

捲
起
了
﹁
金
庸
風
暴
﹂。
他
和
劉
紹
銘
之
﹁
抬
舉
﹂
高
雄
，
同
樣

有
慧
眼
；
也
證
明
他
們
有
別
於
一
般
的
批
評
家
。

這
兩
篇
訪
問
和
訪
者
所
寫
下
的
前
言
，
在
當
年
來
說
，
實
是

﹁
破
天
荒
﹂
；
於
今
讀
來
，
仍
覺
趣
味
盎
然
。

高雄與金庸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許
多
著
名
的
文
學
家
也
同
時
是
哲
學

家
，
他
們
的
文
字
就
是
哲
理
。
比
如
大
文

豪
魯
迅
，
人
們
除
了
記
住
他
在
小
說
中
塑

造
的
人
物
如
阿
Q
、
祥
林
嫂
等
人
物
外
，

還
記
住
他
的
許
多
充
滿
睿
智
的
語
言
。
近

讀
作
家
張
煒
的
一
篇
短
文
，
講
的
是
寫
作
的
語
言

運
用
，
但
其
中
又
充
滿

令
人
深
思
的
哲
理
。

他
說
：
文
學
質
樸
，
莫
求
花
哨
，
做
人
也
是
一

樣
的
道
理
。
又
說
，
作
文
貴
在
質
樸
、
求
真
。
有

的
人
寫
文
章
，
喜
歡
用
華
麗
的
語
言
，
這
大
半
是

稚
氣
的
表
現
。

何
止
是
稚
氣
！
如
果
是
稚
氣
，
那
只
是
功
力
不

足
。
這
是
懶
惰
，
抄
襲
。
華
麗
的
詞
藻
是
廉
價

的
、
現
成
的
，
不
是
有
思
想
深
度
的
結
晶
。
說
是

稚
氣
，
是
客
氣
話
。
有
的
大
人
物
的
文
字
大
多
是

秘
書
草
擬
的
，
更
是
乾
巴
巴
的
﹁
黨
八
股
﹂。
正

如
張
煒
所
說
，
那
是
重
複
別
人
的
言
說
，
複
製
別

人
的
思
想
，
讀
之
令
人
﹁
覺
得
掃
興
和
窩
囊
﹂。

寫
作
，
貴
在
有
自
己
的
思
想
，
就
是
有
了
主
心

骨
，
才
能
構
成
一
篇
文
章
。
如
果
只
想
用
一
些
花

巧
華
麗
的
詞
藻
，
去
砌
成
文
字
，
那
是
沒
有
骨
頭

的
軟
綿
綿
的
東
西
，
它
會
搖
搖
欲
墜
，
變
成
一
堆

爛
泥
。

也
許
有
的
年
輕
人
自
小
就
被
教
導
多
用
形
容

詞
，
也
許
國
文
老
師
喜
歡
有
華
麗
詞
藻
的
文
字
，

給
予
高
分
。
因
此
青
少
年
學
生
便
沒
有
認
真
去
觀

察
周
圍
的
事
物
，
學
習
描
寫
現
實
，
而
喜
歡
在
堆

砌
形
容
詞
上
下
工
夫
。
自
小
形
成
了
這
種
寫
作
的

壞
習
慣
，
以
致
江
山
易
改
，
本
性
難
移
。
這
便
是

張
煒
所
批
評
的
：
﹁
漂
浮
的
書
面
語
讀
了
只
是
在

眼
前
輕
輕
掠
過
，
沒
有
具
體
的
分
量
，
沉
不
到
讀

者
的
心
裡
去
。
﹂

善
於
表
達
是
一
項
軟
實
力
，
群
眾
大
部
分
不
喜

歡
打
官
腔
、
說
官
話
，
更
不
喜
歡
說
空
話
和
套

話
。
想
一
想
我
們
許
多
人
開
的
會
議
，
參
加
的
聚

會
，
什
麼
就
職
典
禮
、
春
節
聚
會
，
得
花
時
間
去

聽
不
少
千
篇
一
律
的
開
場
白
和
答
謝
詞
。
為
什
麼

不
可
以
一
概
免
了
，
別
花
了
寶
貴
的
時
間
！

張
煒
說
，
﹁
文
貴
質
樸
，
人
亦
如
是
﹂。
文
章

可
以
不
看
，
但
人
的
講
話
許
多
時
候
被
迫
聆
聽
。

什
麼
時
候
在
聽
講
話
、
看
文
章
時
得
到
淨
化
，
那

是
比
空
氣
清
新
更
﹁
環
保
﹂
的
了
。

著文說話要「環保」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大
溪
地
，
一
個
如
夢
似
幻
的
名
字
、
一

個
遠
離
塵
世
的
人
間
天
堂
。

陽
光
、
沙
灘
、
藍
天
、
碧
海
、
香
花
、

椰
林
、
七
彩
珊
瑚
礁
、
趣
怪
熱
帶
魚
、
穿

草
裙
的
美
女
、
超
健
碩
的
俊
男⋯

⋯

只
聽

這
些
描
述
，
已
叫
人
嚮
往
無
限
。

兩
年
前
，
開
始
思
索
旅
遊
這
個
被
譽
為
﹁
此

生
必
去
的
人
間
天
堂
﹂，
經
過
資
料
搜
集
，
發
覺

從
香
港
出
發
的
飛
機
旅
程
異
常
複
雜
，
需
要
多

程
轉
機
，
動
輒
二
十
多
小
時
，
才
能
抵

加
上

彼
邦
吃
住
消
費
高
昂
，
唯
有
暫
且
放
棄
旅
遊
的

念
頭
。

兩
年
後
，
在
友
伴
們
推
波
助
瀾
、
識
途
﹁
老

葉
﹂
的
領
頭
下
，
改
動
原
先
南
下
澳
洲
探
望
親

人
的
行
程
，
踏
上
遠
征
人
間
天
堂
的
大
溪
地
旅

程
。與

兩
年
前
相
比
，
到
大
溪
地
的
航
程
規
劃
及

航
班
選
擇
增
加
不
少
。
一
行
四
人
，
便
有
三
個

不
同
的
航
程
規
劃
。
﹁
老
葉
﹂
因
工
作
關
係
，

要
先
到
上
海
、
再
到
夏
威
夷
轉
飛
大
溪
地
。
兩

位
美
女
友
伴
則
選
擇
了
先
到
日
本
，
再
轉
飛
大

溪
地
，
因
為
可
以
在
東
京
勾
留
數
天
，
購
物
兼

泡
浸
溫
泉
。

我
因
為
探
親
計
劃
，
早
前
已
買
了
澳
洲
悉
尼
及
墨
爾
本

的
來
回
機
票
，
航
空
公
司
建
議
南
下
路
線
，
由
香
港
先
飛

悉
尼
、
再
到
奧
克
蘭
︵
新
西
蘭
︶
轉
機
往
大
溪
地
；
從
大

溪
地
回
程
，
到
奧
克
蘭
後
可
轉
飛
墨
爾
本
、
再
由
墨
爾
本

回
港
。
遵
照
這
個
航
程
策
劃
，
我
可
以
先
在
悉
尼
停
留
三

天
，
向
長
輩
請
安
；
再
到
大
溪
地
遊
玩
六
天
，
逍
遙
人
間

天
堂
；
最
後
落
腳
墨
爾
本
一
周
，
探
望
妹
妹
一
家
。
雖
然

要
為
改
動
機
票
航
程
及
日
期
，
補
回
頗
大
差
價
，
但
對
我

來
說
，
既
能
維
持
探
親
計
劃
、
又
可
償
願
遊
玩
大
溪
地
，

這
個
十
八
天
的
旅
程
規
劃
算
是
最
理
想
的
了
。

來去大溪地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時
間
瞬
間
便
過
，
每
年
三
月
在
北
京

召
開
﹁
兩
會
﹂
轉
眼
快
將
結
束
，
曲
終

人
散
，
委
員
和
代
表
即
將
返
回
原
居

地
。
由
於
委
員
和
代
表
很
多
是
當
地
政

府
和
企
業
的
﹁
一
哥
﹂﹁
一
姐
﹂，
兩
會

期
間
，
他
跟
她
北
上
開
大
會
，
提
議
案
，
共

商
國
是
，
參
政
議
政
，
家
裡
變
得
﹁
真
空
﹂

了
，
很
多
項
目
審
批
決
定
暫
要
停
止
。
﹁
兩

會
﹂
順
利
完
成
，
與
會
者
回
到
原
位
，
各
地

政
府
和
企
業
以
及
社
會
秩
序
亦
恢
復
正
常
。

忙
了
大
半
個
月
的
新
聞
媒
體
也
鬆
一
口
氣
，

他
們
都
爭
取
假
期
休
息
﹁
充
電
﹂。
與
會
者
與

採
訪
者
以
及
有
關
﹁
兩
會
﹂
工
作
人
員
全
都

很
珍
惜
三
月
半
個
月
以
來
﹁
兩
會
﹂
所
見
、

所
聞
國
家
與
社
會
大
事
，
人
生
中
難
得
的
豐

富
經
歷
，
是
很
精
彩
的
學
習
人
生
哩
！

在
﹁
兩
會
﹂
期
間
親
身
聽
到
溫
家
寶
總
理
﹁
政
府
工

作
報
告
﹂、
賈
慶
林
主
席
﹁
人
民
政
協
工
作
報
告
﹂、
國

家
副
主
席
習
近
平
會
晤
委
員
代
表
的
重
要
講
話
，
給
予

他
們
重
要
指
示
和
新
希
望
等
等
，
媒
體
已
經
全
方
位
詳

盡
報
道
了
。
我
不
再
多
談
，
就
談
談
一
些
花
絮
新
聞

吧
。
兩
會
期
間
，
某
些
肩
負
重
要
職
位
的
人
士
自
費
兩

邊
走
，
兩
邊
兼
顧
得
從
容
有
餘
。
政
協
常
委
鄭
家
純
三

月
十
一
日
千
金
于
歸
之
喜
，
委
員
霍
震
霆
又
要
兼
顧
率

領
奧
運
港
隊
準
備
奧
運
事
宜
，
大
約
在
秋
季
，
他
將
榮

陞
老
爺
，
家
辦
喜
事
，
這
位
老
爺
喜
上
眉
梢
，
忙

籌

辦
。
裡
裡
外
外
一
把
手
，
忙
得
不
亦
樂
乎
，
真
為
他
高

興
呀
！
二
百
多
名
委
員
和
代
表
雲
集
北
京
，
委
員
下
榻

貴
賓
樓
，
代
表
住
的
是
毗
鄰
的
北
京
飯
店
。
代
表
們
組

織
要
求
十
分
嚴
格
，
住
房
規
則
多
多
，
就
算
另
一
半
到

訪
也
不
能
留
宿
。
至
於
委
員
呢
？
可
以
帶
配
偶
相
陪
，

但
只
能
是
一
位
，
預
先
登
記
，
免
得
有
機
會
﹁
感
情
缺

失
﹂
也
不
會
留
下
﹁
後
果
﹂。
前
一
陣
子
終
於
作
出
英
明

決
定
不
參
選
特
首
的
曾
鈺
成
，
這
些
天
，
會
議
休
會
期

間
總
見
到
他
執
子
之
手
，
與
那
高
貴
的
夫
人
穿
梭
於
貴

賓
樓
與
北
京
飯
店
﹁
長
廊
﹂
之
間
，
幸
福
恩
愛
之
情
真

教
人
羨
慕
。
某
天
中
午
，
在
貴
賓
樓
咖
啡
花
園
，
見
到

兩
大
胖
子
委
員
張
華
峰
跟
龍
子
明
﹁
拍
住
上
﹂，
穿

同

一
吊
帶
白
恤
衫
長
褲
，
由
曾
鈺
成
夫
婦
分
別
為
他
們
拍

照
，
目
的
是
﹁
拚
比
誰
個
肚
腩
大
﹂。
然
後
，
曾
夫
人
又

把
瀟
灑
的
夫
婿
插
在
兩
大
胖
子
中
間
，
由
她
親
拍
﹁
胖

瘦
﹂
拚
比
照
，
十
分
搞
笑
。
想
想
在
港
兩
大
﹁
英
哥
﹂

正
為
﹁
政
綱
﹂
在
打
拚
，
哪
有
在
京
的
他
們
為
身
材
而

打
拚
顯
得
輕
鬆
開
心
。
正
所
謂
﹁
平
常
心
是
道
﹂，
若
能

作
如
是
觀
，
人
生
便
快
樂
矣
！

平常心是道
思　旋

思旋
天地

過
去
許
多
年
來
，
一
有
空
便
會

到
書
店
，
翻
看
新
出
版
書
刊
，
主

要
集
中
在
文
學
類
，
而
旁
及
歷

史
、
社
會
科
學
及
藝
術
類
，
選
購

當
中
合
意
的
，
帶
返
家
中
細
閱
。

除
了
新
書
，
有
時
亦
會
到
賣
舊
書
的
地

方
，
目
前
是
一
兩
處
地
點
，
當
然
在
過

去
的
某
段
時
期
，
即
九
十
年
代
及
以

前
，
有
更
多
不
同
的
去
處
。
以
上
大
概

即
一
般
意
義
上
的
藏
書
活
動
，
已
成
了

生
活
習
慣
，
覺
得
是
很
自
然
，
也
很
必

要
的
活
動
。
它
最
初
是
一
種
嗜
好
、
一

種
消
遣
、
消
磨
時
間
的
方
法
，
後
來
逐

漸
也
變
成
一
種
針
對
文
學
研
究
需
要
的

活
動
，
即
有
針
對
性
地
、
有
主
題
地
收

集
研
究
所
需
的
書
刊
。

當
然
想
找
書
也
可
以
到
圖
書
館
，
事
實
上
許
多

在
學
術
研
究
過
程
中
需
要
的
書
刊
，
在
一
般
書
店

無
法
找
到
，
可
能
是
一
些
已
絕
版
的
書
，
或
內
容

主
題
冷
門
的
書
籍
，
有
必
要
到
圖
書
館
去
借
閱
，

但
是
，
當
有
機
會
在
書
店
遇
見
合
用
的
書
，
特
別

趁
它
未
絕
版
，
仍
未
在
書
店
消
失
之
前
，
還
是
會

把
它
買
下
。
向
圖
書
館
借
的
書
，
在
歸
還
之
前
，

有
時
需
要
把
合
用
的
章
節
影
印
，
如
此
家
中
也
累

積
了
大
量
的
影
印
材
料
，
這
部
分
材
料
最
難
整

理
，
也
最
容
易
遺
失
，
所
以
，
有
機
會
的
話
，
還

是
把
所
需
的
書
買
下
才
好
。

近
十
年
來
，
書
的
價
格
漲
了
不
少
，
特
別
是
中

國
內
地
圖
書
，
然
而
相
對
於
其
他
日
常
的
生
活
消

費
品
，
例
如
手
機
、
電
器
、
衣
物
，
書
的
價
錢
不

算
高
，
何
況
書
的
時
效
性
或
耐
用
性
，
實
在
比
手

機
、
電
器
等
高
很
多
，
一
本
十
多
年
前
買
的
書
，

在
今
天
仍
有
閱
讀
價
值
，
或
在
研
究
上
急
需
的
資

料
，
往
往
能
在
昔
日
收
藏
的
書
刊
中
找
到
，
這
時

你
會
很
慶
幸
，
當
初
花
了
十
數
元
，
買
了
一
本
許

多
年
後
仍
能
用
上
的
書
，
它
的
效
用
以
及
它
所
帶

來
的
意
義
，
實
在
比
它
的
價
格
高
很
多
。

何
況
在
許
多
時
候
，
書
還
有
特
殊
的
作
用
，
像

一
個
盛
載
前
人
精
神
思
想
言
語
的
超
時
空
連
繫

點
，
讓
我
們
在
有
限
的
時
空
得
到
超
越
。
書
在
研

究
上
或
知
識
上
的
需
要
，
反
而
只
是
它
附
帶
的
功

能
，
它
對
我
們
的
情
感
和
精
神
上
所
發
揮
的
意

義
，
比
它
本
身
的
功
能
性
或
實
用
性
的
作
用
還
要

大
得
多
。

書與研究
陳智德

詩幻
留形

朋友老龔，家住橋東，可他的供職單位卻在橋
西。偌大一個省城，共分5個行政區劃，其中橋西
區和橋東區面積最大。從老龔家到單位直線距離
有30華里，可謂「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過
去，老龔騎自行車上班，每天累得不行，後來改
騎摩托，騎了不幾天，交管部門不許摩托車在主
幹道走了，老龔只好改坐公交車。那公交車不僅
車上擁擠，而且沒個準點，時間無法保證，害得
老龔經常遲到，為此受到單位領導的批評。
去年9月，老龔買車了，是一輛藍色的三菱翼

神，他再也不擔心上班遲到了。雖然堵車是常
事，但老龔每天開車七拐八繞，總能避開擁堵路
段，按時到達單位。一次朋友聚餐，老龔負責把
分住在城市各區的朋友們接到預定飯店，但見老
龔駕車往來奔馳，一個鐘頭之內便完成任務。在
車上，望 窗外急速向後倒去的商店、樹木、車
輛，望 天邊氤氳中的高樓大廈幾分鐘就被拉到
眼前，一位朋友問老龔：「自從有了車，你是不
是感到自己強大了許多？」老龔咧嘴一笑，沒有
否認。
我個人生活中難忘的一幕是，1992年，妻子帶

才5歲的兒子去承德探親，我去火車站送行，沒買
到有座位的車票，看 母子倆好不容易擠上擁擠
不堪的車廂，我心裡真不是滋味。不知一路遙遠
的旅程，羸弱的母子倆該怎樣度過，既擔心她們
被別人撞 了，又掛念兒子餓了渴了怎麼辦。當
天晚上，想 這些事，我竟失眠了，直到第二天
下午，收到妻子拍來的電報「平安抵達」，我一顆
懸 的心才放下。
現在，這份擔憂已顯得古老和多餘了，人人一

部手機，有人還有好幾個，隨時都能和親朋保持
聯繫。我早已長大的兒子，現在在澳大利亞留
學，雖遠隔萬里，可只要有事，我便可以撥打他
的手機，再也無須坐困愁城，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了。
科學技術的進步，各種現代生活設施和工具的

普及，改變 人與自然、社會的關係。技術在許
多方面，都的確使人高大健壯了許多，不少以前
在人看來難乎其難的事情，眼下變得輕易隨便、
唾手可得了。技術豐富了人的生活，增添了五光
十色的情趣，沒有人不歡呼技術進步的偉大勝
利，我們都是這種進步的受益者。但是，「世上
沒有免費的午餐」，技術的進步，也是需要我們付
出代價的。在帶來便利和效率的同時，技術也讓
我們易受攻擊，變得比以前更脆弱。技術的一個
最大毛病在於，它總是讓我們依賴於它，沒有
它，我們寸步難行。
就說手機吧。手機現今已不僅是通訊工具，生產

商在手機上附加了多項功能，可以用來照相、錄
影，可以玩遊戲，可以上網聊天，可以開通和使用
手機網上支付業務，還可以收看電視新聞⋯⋯小小
一部手機，可謂神通廣大，難怪現在許多人特別是
年輕人須臾離不開手機了。前幾天，我的同事小安
逛商場時手機讓人偷了，經濟損失也就一千多元，
但手機裡儲存的大量信息卻對小安無比重要，在手
機裡，有她與採訪單位的短信互動，有這些單位的
資料，還存放 她到外地出差及旅遊時拍的照片。
以前，她和別人一樣，都是把親朋好友的聯繫電話
寫在一個小本上，自打有了手機，她再也懶得動筆
了，都是直接存在手機裡。手機一丟，小安立即陷

入一片茫然和恐慌，她連父母家和
哥哥家的電話號碼都想不起來了。
她只好先打車到父母家，再用父母
家的電話告訴哥哥，通知他們手機
被偷了，過去的號碼不能用了，然

後她又趕緊新買了一個手機，挨個與同事和朋友聯
繫。小安發現，新買的手機不僅外觀漂亮，而且功
能更多了。
再說說電腦。電腦在中國大面積普及已經整整

十年了，我供職的報社使用電子採編系統也已十
年。十年前，成天埋首在書堆裡的我對電腦是有
幾分排斥的，我用不信任和挑剔的目光打量
它。可因為報社上了電子採編平台，我也只好被
迫學 適應它、使用它。我怎麼也沒想到，只短
短幾個月時間，這個方頭方腦的傢伙就讓我喜歡
上了它。我驚歎於電腦的快捷方便，佩服它搜索
尋找信息的廣博無邊，找資料、查詞義、編稿
子、傳照片、打印文件，樣樣都是電腦高效。但
事情的另一面也接踵而至，我越是信任和依賴電
腦，越是離不了它，就越怕它出故障。電腦不時
生出一些讓我莫名其妙又奈何不得的怪症，有時
忽然就死機了，屏幕上一團漆黑；有時頭天晚上
還好好的，第二天一早就中毒了，什麼東西都打
不開；要不就是Word文檔忽然癱瘓，裡面存儲的
資料找不 了。電腦一出事故，我就六神無主，
頭暈腦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有時只好請專
業維護人員上門來修。這些人來了，大多採用格
式化處理方法，將我電腦硬盤上的東西全部清
除，重做系統。一次，我剛把一個1萬多字的文稿
寫成，由於大意忘記存入U盤了，結果電腦中毒後
慘遭清理，我一個月的辛苦全白費了。
在我們的生活中，類似手機、電腦這樣既帶來

利益又增加苦惱的技術產物還有不少。現在開車
上下班的人越來越多，城市交通擁堵不堪，去冬
今春北方一些城市迷霧不散，空氣高度污染，汽

車數量的劇增對此難逃其咎；近幾年高樓大廈多
了，玻璃幕牆多了，城市繁華了，可「熱島效應」
也愈加嚴重，一到夏天，城市就成了大蒸籠。此
外，人們的居室裝修漂亮了，可各種污染物質也
潛入室內；食品的美味和色澤豐富了，多種添加
劑的危害又讓人心生畏懼。
科學的進化，技術對人們生活形態的演變，早

就引起一些西方學者和哲人的憂思，這些人有韋
伯、胡塞爾、海德格爾、舍斯托夫等，其中給我
印象最深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技術批判理論。該
派學者認為，科技的進步使社會陷入異化之中，
它們並未像期待的那樣，為人們帶來自由與全面
發展，相反，技術正在成為統治人的物質力量。
哈貝馬斯說：技術與科學在今天不僅僅是生產
力，而且是意識形態，作為生產力，它們實現了
對自然的統治，作為意識形態，則完成了對人的
統治。這種意識形態遮蔽了現代社會的本質，它
通過科學依賴和技術崇拜，潛移默化地發生作
用，既維護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又壓制了
人們尋求解放的願望與努力。馬爾庫塞則認為，
異化的根本原因在於，在技術的巨大威力前，人
們忘記了科學技術原本是由人創造和發明的，人
變成了技術的附庸，人們紛紛放棄價值理性，而
信奉工具理性，可「工具的、主觀的、操縱的理
性，是技術統治的奴婢。」
今天，此時此刻，是一個技術全面升級後徹底

改造了世界的時代。我們不僅要面對權勢的霸
道，資本的霸權，我們還要面對技術的威權。紅
塵滾滾中，能夠看到技術發展的副作用的人越來
越少，能夠感到技術的飛躍正在威脅、損害 人
類美德、價值、品質的人更加稀少。只有人的靈
性和不屈的意志，才偶爾打開一扇小窗，吹進一
些天堂的微風，並提醒我們：人不應該成為技術
的僕從，人是技術和這個世界的主人，人的解放
和自由發展，才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最終目的。

技術進化的幸福與煩惱

■一部極有價值和好看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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